
他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
育学教材的编撰者， 他是华东师范
大学第二任校长暨改革开放后的首
任校长， 他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
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人， 他是刘
佛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
理论家， 改革开放后融汇贯通中西
方教育理论以推进教育实践创新的
旗手。

1914 年 4 月， 刘佛年出生于湖
南醴陵县 （今醴陵市） 大林乡一个
书香门第， 排行 “年” 字， 因父亲
潜心佛学， 故名 “佛年”。 其父刘约
真， 宣统元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
学堂， 参加过同盟会和柳亚子等发
起的进步文学社团 “南社” 活动 。

辛亥革命后， 参与创办 《长沙日报》。

刘佛年 4岁丧母， 6岁起在本乡国民
小学就读。 两年后， 到醴陵县城醴
泉小学读书。 后转至长沙完成小学
学业。 其间， 随父习 《论语》 《孟
子》 等书。 1925 年， 刘佛年考入长
沙明德中学———中国近代一所著名
学校。 创办人胡元倓 “因决志以教
育救国、 培养中级社会人才、 复兴
民族为己任”， 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
曾执教于此。

四年后， 刘佛年考入武汉大学
预科。 两年的预科学习期间， 他埋
头于 《左传》 《老子》 《庄子》 及
韩文、 杜诗， 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
础， 并开始阅读柏拉图、 休谟、 罗
素等哲学家之著述。 1931 年， 刘佛
年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修读本科，

系统地学习了洛克、 贝克莱、 康德、

黑格尔、 老子、 庄子等东西方哲学
家之哲学思想， 并研修杜威的 《民
主主义与教育》、 盖茨的 《教育概
论》、 坎德尔的 《比较教育学》， 以及
桑戴克、 柯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

大学毕业后， 刘佛年考入广州
学海书院， 得院长张君劢指导， 继
续研究黑格尔及中国古代辩证法 。

1937 年 10 月， 他负笈英伦， 先后
求学于伦敦大学、 剑桥大学， 专攻
哲学。 而后转学法国巴黎大学， 研
究中国古代辩证法。 1940 年暑假，

再赴德国柏林作短期教育考察， 因
时局动荡， 取道回国， 在德期间接
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

时值抗战的相持时期， 国内时
局维艰。 1940 年， 他赴西北联合大
学任副教授， 讲授哲学史。 同年 9

月， 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 时任院
长为廖世承。 刘佛年在该校讲授哲
学概论， 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 乃
改哲学概论为科学概论， 介绍自然
科学原理， 从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 1943 年， 国民政府教
育部密令国立师范学院将其解聘 。

刘佛年无奈返乡醴陵， 在中学教起
了英文。

抗战胜利后， 刘佛年来到上海，

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进一
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次年秋， 他受
聘于暨南大学， 主讲哲学概论和教
育哲学。 哲学概论的课堂上， 他将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派别来讲授，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
法， 并围绕社会和教育问题， 开展
学术研究， 撰写了 《杜威教育思想
的再认识》 《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

《唯物论与教育》 等文章， 在政治上
和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海解放， 刘佛年以满腔的热
忱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 任暨南
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同
年 8 月， 暨南大学停办， 刘佛年任
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

上海教育工会副主席。

1951 年春， 他参与筹建华东师
范大学 （以下简称 “华东师大”）， 任
常务委员， 后任华东师大教务长兼
教育系主任。 自此， 直至 2001年去
世， 刘佛年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工
作与生活了整整 50个年头。

1956 年， 刘佛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一年后， 任华东师大副校长
兼教务长。 1978 年 8 月， 刘佛年被
任命为华东师大校长。

教学上， 刘佛年主张文理渗透，

培养复合型人才。 学校探索通识教
育， 在部分系试行文科学理、 理科
学文， 先在 78级文科生中开设高等
数学、 自然发展史等理科课程， 后
又在理科一些系开设大学语文、 写

作等文科课程。 科研上， 刘佛年提
出抓紧重点建设学科的主张， 确定
一批高水平、 有特色的重点学科 ，

以带动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1984

年， 任华东师大名誉校长。

上世纪 60年代初， 为了改善我
国文科教材长期落后的局面， 在时
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文
联主席周扬主持下， 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一批中坚学术力量， 着手
编写包括文学、 哲学、 历史、 教育
学等人文学科的 “中国化” 教材。

当时学界开始反思杜威的教育
理论与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
实践， 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
的批判， 同时诸多关于改革与发展
的教育思想与意见尚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 于是， 教育学便成为了整个
文科教材编写的重点部分。 当时 ，

文科教材编写的主编大都已经选
定， 却唯独教育学的主编人选尚未
敲定。 1961 年 2 月 19 日， 周扬在
上海召开的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 ，

最终提议请刘佛年主编 《教育学》。

这对于早年便打算在教育思想
史研究领域深耕下去的刘佛年来
说， 完全是始料不及的。 况且要求
其半年内完成教材编写工作， 以解
国内教育学教材空缺的燃眉之急 ，

刘佛年当即表示如果不进行充分的
调查研究， 空发议论， 恐怕难以服
众。 而周扬的答复很明确： “先编
出一本来 ， 教材总是先 ‘有 ’ 后
‘好 ’， 以后教材还可以换 。 现在
编的教材字数不要太多 ， 是纲要
式的。”

在这种 “只争朝夕” 的氛围之
下， 刘佛年着手主持 《教育学》 的
编写工作。 为此， 华东师大同意刘
佛年脱离行政工作， 全力以赴做好
教材编写工作， 并抽调教育学的教
学、 科研骨干教师组成编写班子 。

编写组进京封闭作业， 以专心编写
工作。 为了摆脱 “政策资料汇编 ”

的传统窠臼， 刘佛年与编写组将教
育学教材定位于既遵循或不违背现
行教育政策， 又使教育理论的陈述
与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 使其接近
教育的专业研究。 基于这一定位 ，

他意识到 《教育学》 的编写工作一
定要打破既定的框框， 直面中国教
育的基本问题。 而这些问题大致可
以分为四个部分： 教育学的学科地
位及其与其他基础学科的关系问题；

教育学的理论性质； 教育学问题域
及其研究对象； 教育学研究方法。

受命后不满半年的时间里， 刘
佛年领衔的 《教育学讲授提纲》 便
告完成 。 翌年 ， 讨论稿亦撰写完
毕。 新中国第一本 《教育学》 由上

册、 下册与附录三部分组成。 上册
涵盖了 “教育与政治 、 经济的关
系 ” “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
系” “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 “学
校教育制度” 等 7 个章节； 下册包
括 “思想教育的意义 、 任务与内
容 ” “思想教育的过程与原则 ”

“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等 7 章；

而附录则对教育与经济发展 （1979

年版增补）、 电化教育 （1979 年版
增补 ）、 美育等内容进行了介绍 。

教材完成初稿后于 1962—1964 年
四次内部印刷使用， 每次付印前均
有修改 。 1978 年 ， 应教学需要内
部重印了这部 《教育学 》 ， 并于
1979 年正式出版 ， 署名 “上海师
范大学 《教育学》 编写组”。

这部成书于 1963 年的 《教育
学》 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
教科书， 它改变了我国沿用甚至照
搬西方教育学教材的局面， 重新推
翻了凯洛夫在苏联版 《教育学》 中
所形成的框架以及长期以来国内教
育学教材 “政策汇编” 式的惯习 ，

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
编写的基本框架与原则。

作为主编， 在 《教育学》 的编
写过程中， 刘佛年突破了一些是时
尚未涉猎的思想禁区， 提出了一些
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 ， 为 60 年代
教育科学发展注入了新声。 譬如关
于教育本质的讨论中， 首次提出了
教育不完全是上层建筑的问题并肯
定了教育自身的独立性， 同时还确
定了 “教育学主要是从教育与社
会生活的关系 ， 教育与儿童身心
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去研究教育工
作的规律”。

1977 年， 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
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 那些年 ，

王智量正 “忙” 着修防空洞、 在街
道小厂搬钢板、 在黄浦江边扛木头，

旁人眼中不过一个靠股子力气养家
的临时工， 但刘佛年清楚， 他找的
人正是北大第一届俄语专业毕业生，

20 余年坚持翻译普希金名作 《叶甫
盖尼·奥涅金》 的翻译家。

校长找上门时， 王智量一家的
境遇堪称 “拮据”。 “当时我们家
穷得不得了， 连床都卖掉了， 一家
五口人都睡在地上， 那天我先是看
到一双腿， 然后才看到一个人走进
来了。” 早年接受 《文学报 》 采访
时， 王智量如是说。 刘佛年邀请王
智量去华东师大任教， 所有手续都
由其亲自督办， 并给了对方三个选
择： 一是去中文系任教， 二是去外
语系任教， 三是去他自己所在的教
育系， 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 王
智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系， 从

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 。 理由很简
单， 他说： “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报答刘佛年校长。”

“群贤毕至”， 然后自然 “桃
李芬芳”。

77 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
大学生， 用华东师大历史系一位教
授的话来说， “这一届华东师大的
学生， 可谓精英荟萃”， “后来也
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 如中
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 西方哲学史
专家童世骏， 国际问题专家、 华东
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 等等”。

为何 “人才” 如此 “济济”？ 当年
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恰是刘佛
年。 据说， 当时招生的时候， 华东
师大比其他学校早到半个小时。 于
是， 上海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 当
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之中 ， 被抢到了华东师大的并不
占少数。

2011年夏， 数学家郑伟安彻底
辞去供职 20年的美国加州大学终身
教职， 全职回到母校华东师大任职。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 郑伟安从
房修队的小木匠成为数学家的故事，

在上世纪 7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

当年， 对于未通过统一考试、 提
前破格录取郑伟安为研究生， 华东师
大校内外亦不乏 “不符合规章制度”

的反对声音。 校长刘佛年从早出人
才、 出好人才的大局出发， 毅然批准
了数学系的报告， 迅速安排郑伟安进
行考试， 及格即吸收他进校当研究
生。 1978 年春节过后， 郑伟安便来
到了华东师大报到。 据说， 当时苏步
青在复旦招收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

郑伟安的名字亦在候选名单之中， 怎
料又被刘佛年抢了先。

如果说此间 “校长的机智” 仅
为传闻， 其大师眼光与睿智却也真
真实实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后来， 郑伟安提前毕业， 学校
又送他到法国留学 。 1998 年底 ，

刘佛年曾在 《文汇报》 撰文称， 相
信郑伟安在有创造性的教师指点
下 ， 很快就能成为有独创性的人

才， “希望教育界多研究一些创造
性人才培养的规律和方法”。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国际先
进的教育理念并用以指导中国教育
实践问题的先行者， 刘佛年是扩大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发先声者， 是推
进教育研究走向基础教育一线、 开
展与推广教育实验成果的力行者 ，

是师范大学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
的提倡者与实践者 。 其 “求实求
精， 求活求新” 的理念为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树立了思想标杆。

1985 年底， 中国教育学会第二
次全国讲座会在武汉召开。 闭幕式
上， 那场被他自称为 “自由发言 ”

的演讲过程中， 刘佛年一口气提出
了两个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 第一，

人学习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潜力很
大， 现在还找不到极限， 因此， 不
能相信有什么固定的差生， 优秀的
教师应把差的学生教成好的； 第二，

学习成绩究竟由什么决定？ 教育与
环境起决定作用， 但人的主观因素、

主观能动作用也是很大的， 因此对
于掌握知识来说， 态度是很重要的，

甚至发挥超预期的作用。

武汉会议后， 那位日后成长为
华东师大数学科学学院荣誉教授的
中年人———顾泠沅， 便常常有机会
在中国教育学会、 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的会议上 ， 遇到刘佛
年， 彼此渐渐熟络起来。

一个初夏的日子， 刘校长夫妇
请顾泠沅家中便饭， 饭桌上的话题
依旧离不开 “教育”。 那天刘佛年
的兴致特别高， 他对顾泠沅语重心
长地说： “中小学教师积累的经验
很多很多， 有人说叫 ‘汗牛充栋’。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 随着时间的
推移， 凡是没有作出理论概括的 ，

往往只能热闹一阵 ， 开了花不结
果， 有人说叫 ‘过眼云烟’。 于是，

新来的教师只好从头摸起。 这是多
大的浪费， 多么可惜。 破解这一困
境， 办法是什么？ 一是理论工作者
深入到中小学去， 二是中小学教师
都能做些教学研究工作。”

1986 年 ， 教育部要培养一线
教育家， 提议顾泠沅去师范大学硕
博连读。 刘佛年领衔一个导师组授
课， 自此结下师生情缘。

上海的冬天冷起来也足以让人
心慌， 刘佛年家里有一个很 “赞 ”

的火盆， 于是他家就成了教室。 刘
佛年家在楼上， 每次讲完课， 他都
要送学生下楼， 挡也挡不住。 送下
楼还要问接着去哪里。 有一次， 顾
泠沅告诉老师， 他要去一下学校教
科院办公室 。 谁料刚到教科院不
久， 就下起了大雨。 然后， 顾泠沅
便看到年逾七旬的老师一手拿了一
双雨鞋， 一手拿了把雨伞， 走进了
办公室 。 他特意跑来给学生送雨
具， 恩师如父， 大概也就如此了。

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必须扎根于中
小学校， 生根于活生生的课堂。 破除
教育理论与中小学教育之间那道人为
的鸿沟， 刘佛年力主研究人员要深入
实际， 花大力气穿透理论与实际之间
的屏障。 为了推进基础教育教学实
验， 总结教育教学的规律， 他带头身
体力行， 古稀之年还曾先后五次来到
当时顾泠沅工作的青浦县， 不仅听介
绍， 还下学校、 进课堂， 找教师、 学
生谈话， 然后给予深入浅出的理论剖
析与指导。 他指出， 我国在教育基础
理论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许多学科
还只能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 要出自
己的成果， 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 大
力加强应用研究。

明源头辨流变， 是刘佛年指导
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 他
常说， 教育理论体系庞杂、 流派纷
呈， 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源， 哪些是
流， 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背
景， 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 为什
么有这种变化等等， 只有这样， 才
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

他说， 从国际看到国内， 从旧社
会看到新中国， 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
种， 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 其他很
多方式无非是它们的流变而已。 接受
式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 进行单纯的
技能技巧的训练， 但不利于学生的独
创学习。 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和探索精神， 获得出自需要和目
的的技能技巧， 但不利于学生学习系
统的知识。 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
纽斯到赫尔巴特， 一直到苏联的凯洛
夫， 后者的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 这
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 两个不同的
源头。 教育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两种
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 两
种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的流变， 它们之
间有明显的相互接近和吸收的趋
势—————真理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

刘佛年曾说， 目前教学改革虽
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就创造性教
育来说还很不够。 “我们上课强调
教师讲， 国外教师讲的不多， 重点
在讨论。 学生自己看资料， 独立思
考， 畅所欲言。 而我们搞一个学术
讨论， 总是预先指定一个人， 准备
中心发言， 而后大家围绕中心发言
讨论。 要创造， 就不能太受约束 ，

有太多的框框。 创造应有创造的气
氛。 我带研究生， 观念上如有不同
看法， 我们就争一争， 我不勉强他
们非要接受我的观念不可。 只要他
们有道理， 大胆思考， 我就支持 。

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思维的大海里纵
横驰骋， 自由畅想， 激发他们的创
造精神， 提高他们的创造能力。”

优秀的教师应把
差的学生教成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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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年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刘迪

刘佛年：奠定教育学教材编写基本框架与原则

刘佛年（1914—2001），教育家。 湖南醴陵人。 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 1937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

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 1940年初回国，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国立师范学院（校址设于湖南）、暨南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历

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组教育组成

员，中国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辞海》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副主任。 曾当选第五、六

届全国人大代表。 毕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 主要著作有《罗素论》（著译）、《教育学》（主编）、《刘佛年教育文选》等。

《刘佛年教育文选》《教育学》 《罗素论》

◆每次上完课， 刘佛年都要送学生下楼， 还要问接着去哪里。

有一次 ， 顾泠沅告诉老师 ， 他要去一下学校教科院办公室 。

谁料刚到教科院不久， 就下起了大雨。 然后， 顾泠沅便看到

年逾七旬的老师一手拿了一双雨鞋， 一手拿了把雨伞， 走进

了办公室。 他特意跑来给学生送雨具， 恩师如父， 大概也就

如此了。

【恩师如父， 大概也就如此了】

◆ 1977 年， 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 。

那些年， 王智量正 “忙” 着修防空洞、 在街道小厂搬钢板、

在黄浦江边扛木头， 旁人眼中不过一个靠股子力气养家的临

时工， 但刘佛年清楚， 他找的人正是北大第一届俄语专业毕

业生， 20 余年坚持翻译普希金名作 《叶甫盖尼·奥涅金》 的

翻译家。

【礼贤下士， 寻找翻译家】

◆围绕教育管理实践和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 刘佛年从未

放弃教育理论研究工作， 是社会主义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工

作者的杰出代表。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顾明远曾回忆： “有一次我到华东师大教育系查资

料， 发现几乎每本外文著作后面都有他借书的记录， 他勤

奋读书的精神， 令人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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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源头辨流变， 是刘佛年指导学生学
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 他常说， 教育理
论体系庞杂、 流派纷呈， 一定要分清哪些
是源， 哪些是流， 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
时代背景， 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 为什
么有这种变化等等， 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
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

刘佛年说，从国际看到国内，从旧社会
看到新中国，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那就
是接受式与活动式， 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
它们的流变而已。 接受式有利于教师传授
知识，进行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但不利
于学生的独创学习。 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和探索精神，获得出自需要和
目的的技能技巧，但不利于学生学习系统
的知识。 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纽斯到
赫尔巴特，一直到苏联的凯洛夫，后者的
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 这是两种不同的教
育思潮，两个不同的源头。 教育改革与创
新离不开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
客观分析。

“群贤毕至 ”，

自然“桃李芬芳”

【几乎每本外文书都有他借书的记录】

一座校园， 半个世纪

为1960年代教育
科学发展注入了新声


